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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踏入中國，是在 1993年，當時的
我才小學四年級，對於中國的「落後」印象
深刻。我從香港搭船到廣東汕頭，睡的是鐵
製生鏽的木板床，三、四十個人擠在一間大
房間。故鄉的親戚熱情好客，他們還特地到
星級酒店買「可口可樂」招待我這位來自台
灣的小小客人。
再次踏上中國，浦東機場外的高速公路
櫛比鱗次，上了高速公路F1方程式賽車高掛
天際，市區彷彿幾乎被跨國公司的廣告招牌
淹沒，接近午夜的市區亮到有些刺眼，彷彿
要把過去沒照亮的份補齊。
隔天一早巴士駛進上海郊區農村，村黨
支部的陸書記到辦公室門口迎接我們，並在
黨支部辦公室開始座談。談些什麼？談上海
農村的發展與歷史沿革。
農村經驗：先改革後開放
根據陸書記的口述，1978 年中共十三屆
三中全會後，中國農村的勞動力脫離了生產
隊的調配並開始分地，勞動力得到「自由安
排」，鄰里親戚忙完後你幫我、我幫你，往
年一個勞動力的年收入不過兩、三百，1978
年後「又工又農」，農閒的時候搞村辦工業，
工資一下子跳到五、六百。
一直到了 1992年，村跟隨上海的腳步，
正式「改革開放」，村裡開始把土地租給外
來企業，進廠做事工廠工作的收入比務農好
得多，農民們進廠工作，不種田了。至此以
後，農田已被企業的招牌和廠房取代，煙囪
高高豎起，家戶只留下庭園大小的地，農村
也不農村了。
不學好的「外地人」
因為鄰近上海郊區，村內又有工廠招工，
吸引許多外地農民工找工作，陸書記說外地
人給本地帶來相當大的困擾，最主要是外地
人沒有衛生，村子裡最破敗、最髒的房子一
定是外地人住的，地上成堆的垃圾一定是外
地人丟的，不絕於耳的喇叭聲也一定是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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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鳴的。為了保護本地人的權益，村裡也實
行保護主義，本地村民在就業上享有優先權，
本地人與外地人的衝突不僅僅是工作上的競
爭關係，在生活中也處處可見。座談結束在
村裡閒逛時，就目睹一場外地人與本地人的
爭執，爭吵的原因僅僅是一方騎著機車，在
兩尺寬的馬路與另一人稍微碰撞一下，兩人
就爭吵起來，沒有多久，便各自集結人馬，
聚集起來。
外地人：利己式的他者建構
藉由區分我們與他們，來決定資源分配，
他們都是衛生習慣不好的、不守法的小偷小
盜，是落後省分來的「外地人」，而我們是
奉公守法的「上海人」。不過，他者與我群
的差別，不在於他者有什麼令人厭惡的缺點，
或是我群事實上比較優秀，他者的想像其實
是被建構，是為了保護「我們」的權益不受
損害，而被標籤化的他者，行為是不是因為
標籤化的影響，及居於弱勢的處境，使得行
為越來越趨近於標籤的指涉，則不得而知。
以廉價勞動力換取不平等待遇
上海近郊農村本地人與外地人的例子，
反應中國改革開放後面臨的問題。改革開放
之後，農民進城工作，提供城市大量廉價勞
動力，但農民工在城市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日
益嚴重。在農民進城問題上，勞力仲介組織
非常缺乏，嚴重制約農村剩餘勞動力有序進
入城市和國際市場；國家沒有統一政策，反
而對農民入城設置層層關卡；農民工子弟無
法在當地就學，要在當地上學也要繳交更多
的學雜費。農民沒有取得相同的國民待遇。
制度性的不平等可以逐漸弭平，近年來
中國政府正逐步健全農民工進城制度，然而，
深植在人群心理的歧視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平
反，因為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他者的意識同
時也在不同的中心城市不斷被建構。在上海
存在著更巨大的反差：耀眼奪目的跨國公司
招牌底下，有穿著光鮮亮麗、腳踩高跟鞋的
女性，也有衣衫襤褸在地上跪倒行乞的中年
男子；馬路上有衣著光鮮亮麗的上班族，街
角也有無所事事遊蕩的農民工。
以社會矛盾建立的市場經濟
中國有一股急欲想證明自己存在的慾望，
這股慾望或許是急欲擺脫歷史上的積弱不振，
在經濟上，中國的確是站起來了，中國不再
是那個連買瓶可口可樂也很難的國家，但副
作用卻是社會的深刻矛盾，城市人歧視農村
人、本地人歧視外地人，而這些農民工正是
中國經濟起飛的根本，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力
換取不平等的待遇，以廉價薪資成為中國走
向世界工廠的基石。這或許只是身為旁觀者
的感性，但希望此景能作為我繼續探討中國
的動力。
七 年代末才建好的村委會外觀。
